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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月
十
九
日
下
午
，
武
漢
生
物
工
程
學
院
的
二
百
餘
名
新
生
被
﹁趕
出
寢

室
﹂
，
參
加
﹁盲
行
校
園
長
城
﹂
心
理
拓
展
活
動
。
據
了
解
，
這
是
該
校
青
春

護
航
學
院
首
席
心
理
專
家
呂
慧
英
教
授
針
對
﹁熒
幕
一
代
﹂
開
出
的
﹁處
方

藥
﹂
。﹁今

年
的
新
生
主
體
是
一
九
九
六
、
一
九
九
七
年
出
生
的
學
生
，
是
﹃電

子
熒
幕
﹄
環
境
中
長
大
的
一
代
。
他
們
個
性
更
鮮
明
，
有
主
見
、
有
思
想
，
但

喜
歡
低
頭
，
不
喜
歡
社
交
。
﹂
呂
慧
英
表
示
，
很
多
新
生
線
上
活
潑
開
朗
，
但

是
線
下
卻
像
換
了
一
個
人
。
一
方
面
是
因
為
中
學
階
段
所
處
的
環
境
較
為
單
一

，
另
一
方
面
是
現
實
社
交
能
力
較
差
，
信
任
感
較
低
。

出
現
線
上
線
下
性
格
﹁分
裂
﹂
現
象
的
絕
非
僅
是
學
生

。
在
﹁互
聯
網
＋
﹂
時
代
，
人
們
被
互
聯
網
緊
緊
綁
縛
，
儘

管
絕
大
多
數
資
訊
毫
無
用
處
，
但
許
多
人
仍
舊
樂
於
其
中
不

能
自
拔
，
總
有
刷
不
完
的
屏
，
點
不
完
的
讚
。
因
為
沉
迷
於

手
機
引
發
的
社
會
、
家
庭
矛
盾
不
絕
於
耳
。

最
近
，
美
國
攝
影
師Eric

Pickersgill

的
一
組
攝
影
作
品

﹁Rem
oved

﹂
在
網
絡
異
常
火
爆
：
原
本
很
日
常
的
生
活
場

景
，
當
攝
影
師
把
手
機
和
所
有
電
子
設
備
都
從
照
片
中
﹁P

﹂
掉
後
，
照
片
中
的
那
些
人
立
馬
像
是
失
去
了
靈
魂
的
幽
靈

。
而
在
更
早
的
時
候
有
媒
體
也
曾
報
道
過
，
一
位
盼
着
兒
女

回
家
看
看
的
﹁空
巢
老
人
﹂
發
覺
，
回
到
家
裏
的
兒
女
們
整

天
只
顧
玩
自
己
的
手
機
，
頓
時
火
冒
三
丈
。
此
事
也
曾
引
發

輿
論
的
高
度
關
注
和
熱
烈
討
論
，
但
在
互
聯
網
勢
不
可
擋
的

時
代
，
許
多
熱
點
只
是
層
出
不
窮
熱
點
的

﹁炮
灰
﹂
，
幾
乎
沒
能
改
變
人
們
對
互
聯

網
依
賴
的
迷
戀
。

客
觀
上
看
，
在
﹁互
聯
網
＋
﹂
時
代

，
從
衣
食
住
行
到
工
作
學
習
，
幾
乎
所
有

方
面
都
可
以
與
互
聯
網
發
生
聯
繫
。
當
互

聯
網
與
人
們
的
生
活
越
來
越
緊
密
之
時
，

我
們
只
要
關
上
電
腦
放
下
手
機
稍
加
沉
思

不
難
發
現
，
我
們
的
許
多
時
間
已
被
互
聯

網
﹁奪
﹂
走
。
在
互
聯
網
給
我
們
帶
來
快
捷
方
便
的
同
時
，

我
們
比
過
去
更
忙
更
累
更
感
覺
沒
有
時
間
。
實
際
上
，
許
多

時
候
我
們
因
為
迷
戀
上
網
，
原
本
懂
得
的
禮
儀
與
親
情
交
流

也
會
在
不
知
不
覺
中
淡
化
。

當
﹁互
聯
網
＋
﹂
使
我
們
生
活
加
速
，
使
我
們
變
得
更

忙
時
，
慢
，
越
來
越
像
是
一
種
不
可
多
得
的
奢
侈
品
。
挪
威

奧
斯
陸
大
學
社
會
人
類
學
系
教
授
托
馬
斯
．
H
．
埃
里
克
森

曾
在
《
時
間
，
快
與
慢
》
一
書
中
指
出
，
有
時
，
﹁拖
延
是

一
種
優
雅
，
慢
速
是
一
種
美
德
﹂
。
為
驗
證
慢
生
活
的
巨
大

魅
力
，
埃
里
克
森
以
﹁北
歐
四
國
﹂
（
芬
蘭
、
瑞
典
、
挪
威

、
丹
麥
）
作
為
例
證
，
譬
如
極
力
推
崇
北
歐
人
羨
慕
的
小
木

屋
。
小
木
屋
所
處
地
理
位
置
大
都
偏
僻
，
有
的
還
沒
有
電
視
、
電
話
和
互
聯
網

。
為
了
反
璞
歸
真
，
淨
化
心
靈
，
一
些
人
入
住
小
木
屋
後
拒
絕
用
電
，
甚
至
有

人
一
進
入
小
木
屋
後
便
摘
下
手
表
塞
進
抽
屜
，
連
時
間
一
併
拋
到
腦
後
…
…
所

有
這
一
切
，
都
是
為
了
讓
緊
張
的
生
活
慢
下
來
。

放
慢
生
活
的
節
奏
，
這
其
實
也
是
一
種
生
活
品
質
的
體
現
。
慢
，
其
實
並

不
難
，
只
需
要
我
們
參
照
﹁互
聯
網
＋
﹂
，
適
當
做
些
﹁互
聯
網
－
﹂
，
即
像

埃
里
克
森
教
授
描
寫
的
小
木
屋
現
象
那
樣
，
選
擇
性
地
刻
意
﹁遮
罩
﹂
一
下
互

聯
網
，
讓
自
己
偶
爾
遠
離
虛
擬
的
喧
囂
，
這
既
可
以
讓
我
們
緊
張
的
神
經
鬆
弛

，
還
可
以
讓
我
們
﹁贏
得
時
間
﹂
，
得
以
享
受
同
家
人
、
朋
友
交
流
，
以
及
社

交
帶
來
的
歡
愉
。

從《戰爭的面孔不是女性
的》到《鋅皮娃娃兵》，從所
謂的正義到非正義戰爭，阿列
克謝耶維奇完成了對蘇聯軍事
文學傳統的徹底反抗，她想清
楚地表明：無論怎樣性質的戰

爭，只會將人變壞，只會讓人成為非人。
一個士兵的母親說，她想在兒子的墓碑上刻下：

為什麼？
二○○五年阿列克謝耶維奇完成了《切爾諾貝爾

的回憶》。貫穿整本書也是同一個問題：為什麼？一
切看起來如此令人費解：老人們被槍驅趕着離開這片
土地；一直以土豆為生的人們突然被禁止食用土豆；
五年級的小女孩上吊自殺，小學生不是死去，就是生
病，他們在操場上每站十五分鐘就會流鼻血；年輕的
婦女不知道連生孩子也會變成一種罪過；死亡已經遍
布，卻沒有人重視；人們依舊帶着孩子歡歡喜喜參加
五一大遊行；大人物們一邊信誓旦旦地說：局勢很穩
定，空氣很乾淨，一邊急切地服用碘化鉀，喝着特供
牛奶；科學家因為四處奔走，驚擾了居民，竟被告上
法庭。事故發生的最初幾天，圖書館裏所有關於輻射
，甚至連有關X射線的書都消失了，只是為了避免恐
慌。事故發生後十年，隔離區裏八百個廢物掩埋點，
那塊 「墓地」裏所掩埋的不計其數的汽車和鋼鐵早已
被人們偷運出來，賣掉或瓜分。有人說，每個人都參
與了犯罪，每個人都為自己找到了合理的藉口。

而且，每一個人都把這場災難比作戰爭。政府說
調動了軍隊和所有軍事裝備！他們不談論輻射，卻談
論間諜。斯大林時代的詞語又開始流行：社會主義最
可恨的敵人們，企圖破壞不可動搖的蘇聯人民大聯盟
的反動勢力。士兵和消防員們依舊受着英雄主義的鼓
舞奔赴現場，受了過量的輻射死去，至死也不會知道
自己到底攝入了多少倫琴的輻射量，因為那屬於軍事
機密。人們以為經歷了圍城戰之後，世界再也不會有
更可怕的事了。然而，他們最終發現：對於戰爭，他
們尚且能夠理解，而對於切爾諾貝爾，他們不知道到
底發生了什麼，要做什麼，該去怪罪誰。

切爾諾貝爾在世界之內，卻成了世界之外，成為
一個無法解釋的地方。更不可思議的是，這片劇毒的
荒廢的土地如今成為避難所，收留了來自亞美尼亞、
格魯吉亞、塔吉克斯坦等戰場所有無處可去的人們。

二○一三年出版的《二手時間》是 「烏托邦之聲
」系列最後一部，也是最具野心的一部。阿列克謝耶
維奇花了二十年時間，記錄了蘇聯解體後，人們的後

社會主義心理症候。 「二手時間」這個題目暗示了 「紅人」們（
Red （Wo）man）對新事物和新思想的無力。這種無力感凸顯於 「
自殺」現象上。該書分為 「啟示錄的撫慰」和 「空虛的魅力」兩部分
，分別紀錄一九九一至二○○一和二○○二至二○一二年間人們的感
受。兩個十年的共同症狀便是自殺。上世紀整個九十年代，俄羅斯是
世界上自殺人數最多的國家。一切發生得太快。習慣於探討永恆、偉
大、公平、正義的蘇維埃人在一九九一年的某個清晨醒來，發現自己
被拋入了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電視上，經濟學家開始教導大家學習
做生意，說市場經濟會拯救他們。所有人都在談錢。年輕人在學校裏
販賣牛仔褲，在軍隊裏販賣制服和隨身用品給外國人。父親在怒吼：
我流血保衛莫斯科，我兒子今天卻幹着投機的勾當。但很多人發現自
己沒有辦法接受過去已被一筆勾銷的現實。意義崩塌的最初，有人自
殺，有人發瘋，有人犯罪，人人都急於搶奪點什麼，或者仇恨那些搶
奪者。

過去，整個蘇聯可以分為讀索爾仁尼琴和不讀索爾仁尼琴，而今
天，人們的區分只在 「買得起」和 「買不起」。人們曾經熱烈盼望過
資本主義，慶賀過自由，可是，最終連支持者也失望了。只有少數人
成為了贏家和寡頭，多數人成為了失敗者，不得不忍受極度貧窮、混
亂和羞辱。不久之前，他們還覺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而此刻卻發現
他們生活在第三世界國家。解體後的各個民族再次陷入戰亂，戰亂殺
死年輕人和他們的愛情，將無數難民趕進了切爾諾貝爾。

從知識分子到馬路上的清潔工，所有人都在尋找意義。結果，二
十年後，年輕人又開始重新閱讀馬克思，開始想念社會主義。他們渴
求鐵腕，渴求英雄和復仇。蘇聯時代的服飾象徵──鈕扣成為新的流
行物。窮人用鋼扣，富人用金扣。投票顯示百分之七十的俄羅斯人認
為斯大林是一個偉大的人而不是一個獨裁者。 「沒有斯大林，我們什
麼都沒有！」一個老人直白地宣布。紅色帝國雖已垮台，而 「紅人」
們卻仍頑固地延續着。紅色意識本身曾是虛無的根源，卻又成為抵抗
虛無的手段。阿列克謝耶維奇說： 「未來不復存在。」

諾貝爾文學獎的授獎理由是： 「她的復調書寫，是對我們時代的
苦難和勇氣的紀念。」如果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復調性通過價值
觀的對話而顯示了布道者的責任，那麼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則將聲
音的平等性推到極致，成為了 「一個時代的耳朵」。 （下）

二○○四年五月二
十七日，納米比亞總統
薩姆．努喬馬在首都溫
特和克親自向即將離任
回國的中國援納米比亞
醫療隊隊長吳欣女士頒
發了 「納米比亞榮譽公

民」證書，以褒獎她在納米比亞工作的四年中
，以赤誠的愛心、精湛的醫術和辛勤的汗水，
為納米比亞領導人以及成千上萬名老百姓解除
病痛所做的突出貢獻。納米比亞國家元首向外
國公民授予 「納米比亞榮譽公民」稱號，這在
納米比亞歷史上是第一次。一位中國援外醫療
隊人員獲得外國國家元首親授該國榮譽公民證
書的，在中國援外醫療隊的歷史上據稱也是頭
一回。吳欣作為中國數千名援外醫務工作者中
的一員，在廣袤的黑非洲大陸上收穫了這份特
殊的榮譽，為加強中非人民的傳統友誼、在世
界上弘揚中華傳統醫學文化作出了積極貢獻。

吳大夫在納米比亞工作的頭三年，我在納
米比亞擔任大使，見證了被納米比亞人稱為神

奇中醫的中國醫療隊女隊長感動納米比亞的許
多生動故事。

吳大夫高高的個子，大大的塊頭，一副既
和善熱情又精明強幹的樣子。早年畢業於上海
中醫藥大學，主修針灸、推拿，畢業後曾在福
州市中醫院針灸科從醫，後被派往中國駐博茨
瓦納醫療隊工作，回國後調往浙江省立同德醫
院工作。二○○○年五月，年近不惑的她被派
往納米比亞，擔任中國援助納米比亞醫療隊的
隊長，在首都溫特和克中心醫院工作。這是納
米比亞的一家頗具規模的公立醫院，但給吳大
夫及其醫療隊提供的工作條件並不算好。其診
療室是由一間三十多平方米的小庫房改成的，
裏面只有幾張病床、幾張診療桌和一些診療器
械。然而，吳大夫在這間設施簡陋的診療室內
，照樣帶領她的醫療隊長年累月地給患者針灸
、按摩、推拿、拔火罐，為病人解除病痛，一
向任勞任怨，一絲不苟。由於吳大夫人高馬大
，像為病人推拿、做手法這樣的有些男大夫做
起來也較費勁的 「體力活」，她卻並不感到怎
麼費力。用她的話說，做久了，習慣了，也就
練出來了，有力氣了。

吳大夫很多時候都是在她的診療室之外，
花大量公餘休息時間為患者治病的。她在下班
之後或節假日給病人治病，不管是當地高官還
是普通百姓，也不管是華僑還是港台同胞，都
是有求必應，熱情周到，提供優質服務，而且
免費。因為她覺得她給人治病的主要成本是自
己的一雙手、自己的力氣和屬於自己的一些時
間，是不需要收費的。有人覺得她有點兒傻，
她的回答是： 「人總是要有一點奉獻精神的。
」她講得一口流利的英語，開車技術也很好，
這給她在國外給病人治病帶來了很大的方便。
在納米比亞，上至總統、總理，下至黎民百姓
，還有我國內僑民和港台同胞，凡是接受過她
治療的人，都為她的敬業和奉獻精神所深深感
動。

中國中醫大夫吳欣的名字早在溫特和克乃
至納米比亞很多老百姓中傳播，但傳到納米比
亞總統努喬馬的耳中，則始於其夫人突患中風
。一次，第一夫人科萬博．努喬馬出國參加國
際會議，不期中途突患中風病倒在德國。經急
救控制了病情後，她回到國內治療，但效果不
太好，仍不能走路。在當地醫生束手無策的情

況下，衛生部長阿瑪蒂拉女士就向總統介紹了
吳大夫，說不妨讓吳大夫用中醫療法試試。給
總統夫人治病，吳大夫深感責任重大，而且治
療這種疑難病，心中也無多大把握。於是，她
就衛生部長舉薦她為總統夫人治病向大使館和
大使館主管醫療隊工作的經商處做了彙報，請
示是否接受這個任務。我和經商參贊袁再青均
同意她去一試，並要她務必精心、小心，與總
統府醫生協調配合好，力爭盡快讓總統夫人恢
復健康，下床走路。

從此，吳大夫每周都去總統府好幾次，為
總統夫人扎針、拔火罐、按摩、推拿。總統府
一向戒備森嚴，不經事前報告並獲得批准，任
何外人不得進入。但吳大夫去總統府的次數多
了，保衛總統府的軍人、員警都與她很熟，都
知道她是總統夫人的特邀醫生，故不管什麼時
候，只要她的車子一到，警衛們就立即大開大
門讓她進出。經過吳大夫大半年不間斷地精心
治療，總統夫人的病竟奇跡般地一天天好了起
來。二○○三年五月十日，總統夫人在慶祝總
統七十四歲華誕的時候對我說： 「我身患中風
，多虧了吳大夫的中醫療法和她的盡心、盡力
，現在我已基本上恢復了健康，又能慢慢走路
並參加一些官方和社交活動了。吳大夫真是個
好大夫，我從內心感激她。現在，我雖然基本
好了，但仍需吳大夫每周做一兩次保健治療，
以鞏固療效。」

吳大夫離任回國前，總統夫人特地舉行盛
大午宴為吳大夫送行。她對出席宴會的眾多賓
客發表講話說： 「今天我們在這裏為之送行的
吳欣大夫，以其忘我的奉獻精神和值得信賴的
品格，向納米比亞人民提供了服務。憑她的職
業和信譽，她可以選擇留在自己的國家享受優
裕的生活，但她決定到納米比亞來，無私地服
務於我們的人民。作為納米比亞人，我們都對
吳大夫為了納米比亞人的福祉而表現出來的奉
獻精神和值得信賴的品格心存感激。鑒於吳大
夫即將返回自己偉大的祖國，請允許我代表所
有的納米比亞人民和我的全家，同時也以我自
己的名義，祝願吳大夫將來一路好運。

我們數年來結下的友誼應當繼續讓它鮮花
綻放，並在堅實的基礎上不斷得到加強。我知
道，為了表彰吳大夫為我們國家社會經濟發展
所做的貢獻，我們的政府已經授予吳大夫榮譽
公民的稱號。所以，吳大夫現在就應該把納米
比亞當作是自己的第二故鄉。

我們再一次祝願吳大夫回國一路順風。請
吳大夫代向你全家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體
人民轉達我們熱情的問候。

納米比亞共和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
友誼萬歲！」 （一）

也要做好 􀎠互聯網－􀎡 禾 刀走
向
虛
無
：
來
自
烏
托
邦
的
聲
音

郁
旭
映

中國醫生感動了納米比亞
陳來元

頡羹 劉誠龍

概括楊絳的志趣
和生活，用 「好讀書
」三個字，簡明而中
肯，應當屬八九不離
十。我想，抑或楊先
生本人也會同意。

楊先生最本初、
最純粹、最持久的信仰是讀書。她自小受父
親楊蔭杭之讀書啟蒙，在父親的引導下，她
迷戀書裏的世界。一次父親問她： 「阿季（
楊絳原名楊季康），三天不讓你看書，你怎
麼樣？」她說： 「不好過。」 「一星期不讓
你看呢？」她答： 「一星期都白活了。」青
年時期，她以讀書為摯愛興趣，讀翟孟生的
《歐洲文學史》、梁宗岱的《法國文學》、
吳宓的《中西詩比較》、吳可讀的《英國文
學》等。她與錢鍾書因共同喜歡讀書結為連
理、終生不棄。她在艱苦歲月中因有書籍相
伴而內心強大、能苦中取樂，及至百歲之年
，也始終鍾愛讀書。

楊絳曾將讀書比作 「隱身」地串門： 「
要參見欽佩的老師或拜謁有名的學者，不必
事前打招呼求見，也不怕攪擾主人，翻開書
面就闖進大門，翻過幾頁就登堂入室，而且
可以經常去，時刻去，如果不得要領，還可
以不辭而別，或另請高明，和他對質。不問
我們要拜見的主人住在國內國外，不論他屬
於現代古代，不問他什麼專業，不論他講正
經道理或聊天說笑，都可以挨近前去聽個足
夠。」

錢鍾書同樣是一位名副其實的 「鍾書」
之人。楊絳說錢鍾書讀書純粹出於喜愛，似
饞嘴佬貪吃美食： 「食腸很大，不擇精粗，
甜鹹雜進。」如此 「雜食」的錢先生，其著
作便會呈現多種味道：《管錐篇》、《談藝
錄》的作者是好學深思的錢先生，《槐聚詩
存》的作者是 「憂世傷生」的錢先生，《圍

城》的作者則是幽默睿智的錢先生。
二○○一年，楊絳將錢鍾書和她自己的

全部稿費和版稅，捐贈給母校清華大學，設
立 「好讀書」獎學金，以此獎勵好學上進、
成績優秀、家庭經濟困難的清華學生。楊絳
說： 「有錢人家的子女上學很容易，貧苦人
家的孩子往往好讀書而且有能力，但是他們
上中學都困難，就更不用說上大學了。希望
獎學金能幫助貧寒人家的子弟如其所願。」
曾有人開玩笑，說楊絳喜歡清華兩個 「書」
——一個是讀書，一個是錢鍾書。而設立 「
好讀書」獎學金，不僅體現了楊絳愛書的品
格，更寄寓了她讓更多窮孩子也愛讀書的美
好願望。

據統計， 「好讀書」基金在過去的十餘
年裏，一共積累了逾千萬元的助學獎金。這
不是一筆小數目，這些錢，楊絳沒有用來個
人享用，而是全都拿出來捐贈，令人欽佩。
迄今，得到 「好讀書」獎學金資助的清華本
科生和研究生，已達數百位。

前不久，清華大學新任校長邱勇看望楊
絳，並送上了一份特別的禮物，就是今年 「
好讀書」獎學金的所有獲獎學生分別寫給先
生的信。當看到其中一名獲獎學生撰寫的書
法作品《蘭亭集序》時，楊絳高興地說，我
從小就會背誦。

楊絳曾告誡年輕人，讀書不多而想得太
多是不好的。一個人經過不同程度的鍛煉，
就獲得不同程度的修養，不同程度的效益。
好比香料，搗得愈碎，磨得愈細，香得愈濃
烈。有些人之所以不斷成長，絕對是有一種
堅持下去的力量。好讀書，肯下功夫，不僅
讀，還要做筆記。上蒼不會讓所有幸福集中
到某個人身上，保持知足常樂的心態才是淬
煉心智、淨化心靈的最佳途徑。一切快樂的
享受都屬於精神，這種快樂把忍受變為享受
，是精神對於物質的勝利。

楊絳好讀書 易湘壬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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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大夫在納米比亞為病人針灸
（作者供圖）

我
挺
喜
愛
劉
邦
的
大
嫂
，
也
風
韻
，
有
人

間
氣
息
，
有
人
性
溫
度
與
熱
度
（
包
括
她
潛
忍

後
也
發
飆
）
，
她
或
沒
負
責
貌
美
如
花
，
她
負

責
了
算
錢
養
家
。
不
容
易
，
真
不
容
易
。

劉
邦
四
兄
弟
，
老
大
叫
劉
伯
，
他
是
老
三

。
家
裏
兄
弟
多
的
，
多
半
是
老
大
挺
憨
，
老
二

挺
狡
，
老
三
挺
浪
。
小
三
子
常
是
浪
蕩

子
。
譬
如
劉
邦
，
土
是
老
大
挖
，
麥
是

老
二
鋤
，
出
豬
欄
出
牛
欄
，
都
是
老
爹
老
大
老
二
活
計
，
劉
邦

如
飽
飯
崽
，
農
活
不
幹
，
家
務
不
幹
，
讀
書
不
讀
，
種
田
不
種

，
鎮
日
裏
游
手
好
閒
，
偷
雞
摸
狗
，
四
處
遊
蕩
，
八
方
惹
禍
，

流
氓
爛
痞
的
種
種
行
徑
，
一
樣
沒
少
。

劉
邦
外
頭
鬼
混
歸
來
（
他
跟
一
位
寡
婦
蠻
曖
昧
）
，
他
爹

常
拿
竹
掃
把
追
着
打
，
追
他
兩
三
里
地
：
臭
崽
子
，
你
看
你
大

哥
二
哥
，
多
勤
快
，
屋
也
砌
起
了
，
婆
娘
也
討
上
了
，
哪
像
你

個
爛
痞
，
看
你
打
一
輩
子
光
棍
。
劉
老
爹
說
得
出
來
，
也
做
得

出
來
，
人
家
老
爹
是
罵
歸
罵
，
愛
歸
愛
，
罵
了
一
頓
飽
的
後
，

要
給
崽
吃
一
頓
飽
的
。
劉
爹
卻
是
罵
，
是
真
罵
，
把
廚
房
給
鎖

了
，
劉
邦
一
口
飯
都
弄
不
到
。

劉
邦
的
大
嫂
是
好
嫂
子
。
嫂
娘
嫂
娘
，
既
做
嫂
子
又
當
娘

。
大
嫂
就
是
嫂
娘
。
劉
邦
被
他
爹
亂
棍
打
出
，
外
面
混
了
很
多

狐
朋
狗
友
，
卻
一
口
飯
都
混
不
到
嘴
。
劉
邦
便
向
大
嫂
家
跑
。

大
嫂
對
三
叔
是
偏
愛
的
，
劉
邦
餓
得
像
條
死
狗
，
都
是
嫂
子
給

他
飽
飯
，
飯
碗
底
頭
還
卧
着
一
個
兩
個
荷
包
蛋
。
嫂
娘
待
小
叔

子
之
好
，
還
要
怎
麼
好
的
？

劉
邦
到
嫂
子
家
裏
蹭
飯
，
不
是
一
次
兩
次
，
而
是
千
百
次

。
在
外
面
亂
跑
，
混
不
到
飯
，
便
往
嫂
子
家
跑
，
到
嫂
子
家
吃

飽
了
，
又
到
外
面
亂
跑
了
。
未
幫
嫂
子
掃
過
地
，
未
幫
嫂
子
收

過
碗
（
洗
碗
更
是
天
方
夜
譚
）
，
嫂
子
家
裏
那
多
農
活
，
嫂
子

裏
裏
外
外
都
累
得
要
死
，
劉
邦
柴
都
沒
幫
嫂
子
打
一
擔
，
只
管

來
蹭
飯
，
啥
事
都
不
幫
忙
着
幹
。
嫂
子
都
沒
說
什
麼
，
這
樣
的

嫂
子
哪
對
不
起
小
叔
子
？
只
有
小
叔
子
對
不
起
嫂
子
。

若
說
嫂
子
全
無
怨
，
也
不
是
。
劉
邦
這
無
賴
子
在
外
頭
結

了
一
大
幫
不
三
不
四
，
都
是
好
吃
懶
做
之
輩
，
都
是
被
家
人
掃

地
出
門
之
徒
。
劉
邦
自
己
都
養
不
活
自
己
，
卻
到
外
面
吹
牛
皮

：
吃
我
嫂
子
家
吃
去
，
我
嫂
子
是
富
婆
，
吃
不
窮
的
。
自
己
一
個
來
蹭

飯
不
算
，
還
常
常
帶
一
隊
來
，
絡
繹
不
絕
，
成
群
結
隊
，
誰
能
招
架
得

住
？

﹁相
傳
漢
高
祖
微
時
，
常
與
賓
客
過
巨
嫂
食
﹂
，
一
而
二
，
二
而

三
，
三
而
數
十
百
次
，
煩
不
煩
？
一
人
可
，
二
人
可
，
一
隊
隊
無
休
止

的
，
誰
心
腸
那
麼
好
，
不
能
發
個
氣
？
三
流
子
劉
邦
，
被
他
老
爹
掃
把

掃
出
門
，
大
嫂
收
了
他
，
大
嫂
心
腸
多
好
，
情
誼
多
深
。
只
是
再
好
的

人
，
也
忍
不
住
劉
邦
無
限
索
取
。
劉
邦
帶
人
來
蹭
飯
蹭
多
了
，
他
大
嫂

有
點
惱
恨
，
﹁嫂
厭
叔
與
客
來
。
刮
釜
底
，
佯
為
羹
盡
﹂
。
有
天
，
大

嫂
看
到
劉
邦
又
呼
朋
喚
友
，
帶
了
一
隊
狐
朋
狗
友
，
心
裏
生
了
點
毛
毛

火
，
拿
着
一
把
鏟
子
，
使
勁
刮
，
使
勁
刮
，
使
勁
刮
，
鏟
子
刮
鍋
子
，

刮
得
謔
謔
響
。
劉
邦
聽
得
鍋
響
，
更
聽
得
嫂
子
肚
子
滿
腔
腹
怨
謔
謔
響

，
劉
邦
那
些
流
氓
無
賴
也
好
像
被
鏟
了
腦
殼
似
的
，
都
抱
頭
鼠
竄
，
作

鳥
獸
散
，
﹁賓
客
以
故
去
﹂
。
劉
邦
真
以
為
沒
飯
了
，
偷
偷

地

—
劉
邦
做
賊
做
慣
了
的

—
去
檢
查
他
嫂
子
的
鍋
子
，

卻
﹁已
而
視
釜
中
有
羹
﹂
。

這
事
情
，
嫂
子
不
只
是
餓
了
劉
邦
肚
子
，
確
乎
還
傷
了

劉
邦
面
子
，
他
到
朋
友
圈
再
也
吹
不
起
牛
皮
了
。
或
許
，
那

些
酒
肉
朋
友
，
因
沒
給
他
們
供
應
酒
肉
，
做
不
成
朋
友
了

—
這
些
市
儈
朋
友
，
只
一
餐
沒
吃
上
，
便
對
劉
邦
與
劉
邦

嫂
子
怨
而
生
恨
，
恨
而
生
仇
，
仇
而
到
處
說
壞
話
。
那
麼
，

先
前
劉
嫂
給
他
們
白
吃
白
喝
，
吃
喝
了
那
麼
多
，
他
們
還
記

得
嗎
？無

私
無
償
奉
獻
一
百
次
，
一
次
稍
有
不
恭
，
從
此
結
下

樑
子
，
結
了
世
仇
，
這
是
甚
人
情
？
不
記
千
百
次
的
好
，
只

刻
骨
一
次
的
壞
，
我
老
家
有
一
句
專
道
這
般
讓
好
人
神
傷
的

世
態
：
升
米
養
恩
人
，
斗
米
養
仇
人
。
只
給
其
一
飯
之
施
，

他
倒
是
一
直
念
念
不
忘
，
只
念
他
的
好
，
把
他
當
恩
人
；
天

天
對
他
好
，
次
次
為
其
付
出
，
若
有
一
次
做
得
不
如
他
心
意

，
便
不
再
是
恩
人
，
反
是
仇
恨
難
消
，
恩
人
被
當
做
了
仇
人

。
殺
人
無
數
，
放
下
屠
刀
立
地
成
佛
；
救
人
無
數
，
發
點
脾

氣
立
地
成
魔
。
人
間
只
重
晚
情
，
人
情
不
重
前
德
。
可
以
原

諒
一
把
屠
刀
，
不
願
原
諒
一
個
大
嫂
。

劉
邦
那
些
討
厭
鬼
，
倒
也
算
了
，
那
些
傢
伙
都
是
養
不

熟
的
，
劉
邦
這
廝
呢
？
﹁高
祖
由
此
怨
其
嫂
。
及
稱
帝
，
乃

封
其
子
為
頡
羹
侯
，
以
示
不
忘
舊
怨
﹂
。
頡
，
古
音
嘎
吧
，

象
聲
詞
，
當
年
他
嫂
子
刮
鍋
底
聲
嘛
，
刮
得
嘎
嘎
響
。
多
少

年
了
，
嫂
子
對
劉
邦
他
的
千
萬
次
熱
情
，
忘
到
九
霄
雲
外
，

對
他
一
次
生
冷
，
銘
刻
於
心
，
恩
情
一
點
不
記
，
仇
恨
記
得

很
深
。
漢
語
裏
收
了
頡
羹
一
詞
，
麼
子
詞
意
？
頡
羹
：
為
譏

人
吝
嗇
之
典
。
意
在
永
遠
將
其
嫂
子
釘
在
恥
辱
柱
。
劉
邦
那

恨
多
深
。

到
底
是
劉
邦
寡
恩
，
還
是
嫂
子
失
德
？
頡
羹
，
該
釋
為
：
譏
人
忘

恩
之
典
，
還
是
該
釋
為
：
譏
人
吝
嗇
之
典
？
千
百
次
的
好
，
一
次
的
欠

情
，
是
劉
邦
該
向
他
嫂
子
道
歉
，
還
是
他
嫂
子
該
請
求
劉
邦
原
諒
？
人

情
之
痛
，
沒
人
不
自
省
自
個
曾
無
限
索
取
，
只
記
恨
他
人
對
其
不
曾
十

全
十
美
，
沒
誰
記
其
先
前
的
善
良
，
只
記
其
後
來
的
帶
怨
。
他
是
忘
恩

者
，
他
還
有
理
了
。
善
道
之
不
存
，
也
久
矣
；
其
道
何
故
？
斯
可
究
也

；
究
後
無
解
，
善
道
難
救
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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